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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集外文两篇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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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全集》1997年由花山文艺

出版社出版后，张晖、孙玉蓉、汪成法、

陈建军、鲍国华、李军、刘涛等学者相继

披露了全集未收或失收的诗文、日记、

书札、演讲稿等集外文字。一般而言，现

代作家的集外作品多集中于民国时期，

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上难免也存在

着未被捡拾的“零珠碎玉”。如作为第一

大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俞平伯的十

余篇文章，多数已经收入全集，然仍有

散落集外的篇什。

195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3

版发表署名俞平伯的《中学语文教学和

古典文学》一文。1956年 9月 11日，该

报第8版刊载署名俞平伯的《怎样美化

苏州市》。两文既为全集所遗漏，亦不见

《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1年版）著录，当为集外之作。

现将前文抄录如下：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文学在中学语

文教学里应该占相当的比重，像现行的

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

不论在量上、质上、系统上都嫌很不够。

我自己对于中学的语文教学不曾有过

很多的经验，依个人所想到的简单地贡

献下列的意见。

很明显的，语文教学应该和爱国主

义相结合。爱国也是一种情感。爱国主

义不是空泛的、教条的，应有它具体的

内容。譬如空空地说，“我爱祖国”，若不

知祖国到底有什么可爱的，这句话本身

虽是好的，但却缺少了具体、真实的内

容。在语文教学的进行中，把本国文学

遗产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可以跟

爱国主义的教育相结合了。问题在怎样

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才能够很好地结

合。我以为要了解本国语文的如何优

美，离不开它的文学。虽然语言文字的

本身优点，也尽可以发挥；文学却是语

文优美的最好的实际范例。有许多话不

容易说得明白的，但学了实际的例子自

然就明白了。

再说，历史传统是不能切断的，况

且我们祖国有这样长久的历史。在这样

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创造了十分灿烂

的古代文化（当然也有糟粕），这个事实

不容许我们忽略。发扬优秀的文化遗

产，对发展新的文化有很大的作用。所

以不论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这角度

来看，或从创造人民的新文化这角度来

看，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学的语文教学里

都应受到相当的重视。

假如上面的观点不很错的话，中学

语文课本如何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我

有三点意见：第一，不宜太狭。这并非无

批判地兼容并蓄，把那些垃圾糟粕一起

弄进去。但像现行课本这样选材实在太

狭了。所谓古典文学原包括文言语体两

个部分，文言部分或者稍多一些。我以

为不妨有原则性的广泛地选录。发扬人

民的感情，申诉人民的痛苦，反抗当时

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些有人民性

的、革命性的当然应该首先入选。即其

他具有相当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

抒情作品也可以选。即如表现祖国山河

的壮阔、花草的美丽……也未始不可

选。这并不是说必须要选，只表示标准

不宜过狭罢了。如许我举例作譬喻来

讲，选白居易诗，不一定光选《新乐府》，

即《琵琶行》也可以选；选杜甫中年的

诗，不一定光选《兵车行》，即《渼陂行》

也可以选（在这里我并不主张要选那几

篇，仅仅作为比喻）。至于不能过狭的理

由，虽不能备举，也稍为说明一下。新的

文化不能过于狭小，须从广大的面上孕

育出来。从爱国这观点上看，若非锦绣

山河，百花齐放，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祖

国的伟大，油然发生热爱的心情呢。上

面已说过无原则、无批判的国粹观点，

我们当然反对；但这完全另是一回事。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选材料不

宜过短。伟大原不等于长，短小精悍之

作也无妨它的伟大。我并不赞成在中学

语文课本里选过于艰深、冗长的作品，

但像现在高中的课本，文言部分所选，

有些篇幅实在太短。太短的毛病，不仅

有时不能表现本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

象，而且教学方面也不易搞得好。简单

说来，就是更不好教。听讲的学生，没头

没脑的，更不大感兴味，所以也未必好

学。不引课本为例，任举些短诗来说明，

如《易水歌》两句，《敕勒歌》七句，两歌

确是很短而伟大的。像“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确很好；不过

依我个人的见解，或者竟是偏见，觉得

不大好教，不容易使学生了解这所以伟

大来。我认为教材，可以选篇幅适中的，

稍长一些也不要紧，短小精悍的也可以

酌选；长的短的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合

适。若净是些短的，一篇有一个头绪，头

绪本不容易引，才引出来便又放下，无

论在教的方面，在学的方面，都不很经

济。

第三个想法，就是不宜太少。我不

知道教材的比例上应该怎样分配，方才

合理。现在光就古典文学部分来说：（1）

人人都知古典文学在时间上比现代文

学长得太多了，约两千年和三十年之

比。（2）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是不能切开

来看的，即白话跟文言也是如此。所以古

典文学文言作品，如选得太少了，像现行

课本的样子，非但使学生不能了解古典

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了解古代文学和现

代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完

成语文教学应有的使命。下边就“文言”

和“白话”两体的关系稍为一谈。

从历史的发展看来，中国的文学确

实渐渐地在那边走向白话。所谓文言并

非没有变动，也随着时代进展；不过文

言自有一定的法则，又写在纸上，比口

语变化要少一些，缓慢一些罢了。太远

的如《尚书》、《左传》不去讲它。六朝的

文章名说骈俪堆砌，实际上比两汉文章

流畅优美，进步得多。韩愈他们所提倡

的“古文”，名说复古实兼采当时通俗文

字传奇小说，创为新体，来反对六朝旧

体，所以人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古

文”这一体，总比骈文明白晓畅得多，一

扫所谓词藻典故对仗等等，实为白话文

开辟道路。若词曲小说采用白话或纯用

白话，自然更不成问题。明代的小品文，

最近不大有人谈，事实上也是一种新式

的文言文。拿来抒情写景比骈文古文另

有一种长处；我想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以小说而论，白话小说如《水浒》《红楼》

固然很好，即《聊斋志异》有些文字实比

唐人传奇尤能活跃传神。晚清的文人，

对新的文言、新的文体也有种种的尝

试，得到相当的成功。所以“五四”的白

话文运动，决非凭空起来，仗着几个文

人脑子里的幻想便能够蓬蓬勃勃风行

全国，实是上承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而

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罢了。

上面的话，或嫌离题稍远。不过我

想借此说明，假如把古典文学的文言部

分紧缩成一个点儿，孤孤零零附在现代

文学的后面，如何能表现这个浩浩荡荡

的文章流变来，又如何能表现这不断地

斗争，不断地发展的文学革命来。所以

即不从古典文学本身来看，改从现代文

学、开创新的文学这角度来看，这样过

少选材也非常的不妥当。

上边的话，不过就我想到的老实地

说出来，可能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误的感

觉（恐怕是当然的），就是我在这里主张

多多地、大量地选古代文学作中学语文

课本的教材。我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

不过认为比现行的课本，选得要宽一

些、长一些、多一些罢了。我希望有一个

更活泼有生气，亦比较完善妥当的中学

语文课本出来使教学两方面进行得更

好，大大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

自1920年起，俞平伯便先后在浙

江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执教，

将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其中1922年7月，受浙

江省教育厅委派，俞平伯以视学的名义

前往美国考察异邦的教育，以图运用到

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以上的这些经历，

使得俞平伯对教育问题不乏个人的独

特认识，间或撰述相关文章。1929年 3

月，俞平伯曾作《教育论》，以杂文的笔

调，表达了对于教育与人性关系的思

考，提出教育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观”。1948年9月，俞平伯曾在北平电台

作题为《孔门的教学法》的广播演讲（讲

稿载于1948年10月3日《广播周报》复

刊第107期），对孔孟施行的问

答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与阐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

对教育依然时有关注。1952

年 1月，他的《语言文学教学

与爱国思想》发表于《语文教

学》月刊第 6期，针对如何启

发青年的爱国思想这一目的，

讨论了语文文学课程的三种

选材、语文教学中的五点原

则，也应时应景地大谈无产阶

级立场。一年后的《中学语文

教学和古典文学》延续了前文

的部分观点，从“发扬爱国主

义的教育”和“创造人民的新

文化”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古

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

得到相当的重视，建议中学语

文在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时不

宜太狭、不宜过短和不宜太少。

本文不仅体现了俞平伯对于中

学语文教学中古典文学的重

视，而且还论及“文言”和“白话”、古典

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因而颇具学术

价值。

《怎样美化苏州市》全文如下：

苏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历史的古迹

亦很多。美化市容是很有意义的，且有

足够的条件的。第一，园林的建筑艺术

继承宋、元、明、清四代的传统。如沧浪

亭、网师园都是宋，狮子林是元，拙政园

是明，留园等等是清。虽已不能完全跟

原来相同，却总保存了相当的规模。现

在几个主要的名园都修整了，保存了传

统的风格，可谓修得又好又省。却还有

一些重要的，以限于经费尚未修缮。如

网师园已荒废了。环秀山庄假山还在，

房屋已很少。惠荫园在一个学校里，它

的假山水，公众不容易看到。据苏州市

文物保管委员会人说，全市大小园林约

有百余处。它的缺点就在于分散。将来

逐步修建，用花木的荫道连结起来，则

全城可成为一个大花园。

其次，城池的建筑，原来城区的规

划，不但是“古”，而且很好。苏州城建自

春秋吴国，距今二千五百年，后来将土

城改筑砖城，而规范大致如昔。至今所

谓“六城门”，如阊门、胥门等，还沿袭春

秋时的名称。在全国范围，这样的城就

不多。街道纵横平行相交，作棋盘式。水

道也是这样，主要的城河，所谓“三横四

直”。城圈以内以外都有城河如带地环

绕着。这跟北京是一个格局。很显明，不

是谁因袭谁，乃同出一源。这是中国古

代城池建筑规划的优良传统。

现在本地人士要现代化苏州市，这

本是好的。对于拆城填河，个人有些不

成熟的意见。就拆城说，若为交通方便

起见，则功用并不多。它以里外两条城

河环着（外城河是运河胥江，不能填塞，

内城河现市府已在疏浚），交通主要靠

桥梁，不拆是这样，拆了也还是这样。要

使城内外交通便利，多开些“豁口”造些

平桥也就可以了。若从另一方面想，城

垣现虽失掉军事防御的价值，但它本身

亦是古代建筑艺术之一。如适当地保存

城垣，配着里里外外的河水，河上种了

花柳，更有北寺、瑞光等古塔点缀着，并

不费多少人力，而处处都是公园。拆了

城，在古迹名胜方面却有不小的损失，

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填河情形稍有不同，亦复类似。为

了居民的卫生，适当填平一部分缺少水

源淤浅的小浜，像苏市目前这样的计划

也是对的。但大体上还该保存水网城市

的特色。古人所谓“户藏烟浦，家具尽

船”。今昔情形虽很不同，但“小桥流水

人家”这种光景，苏州城里往往可以看

到。像菉葭巷、钮家巷，那一面河房临

水，这一面靠河是树木，过来是窄窄的

一条路，道旁又有人家。两岸之间，好些

小桥横跨着。这样的巷陌表现了水国的

风光，非常秀美。水和树木，在都市里，仿

佛美人的一双眼睛。有人或者觉得城河

很脏，这也是事实。但我以为水的洁净污

秽不是本身的问题，在乎人们把不把水

来弄脏。疏浚水道，经常保持清洁，一面

美化城市，一面并不妨碍环境的卫生。这

比一味地填塞，似乎要好一点。将来河道

旁边种上花草树木，这苏州的市容更可

以美丽了。我们不仅应为目前打算，并且

应该有远景的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的现代化

发展，北京、南京、苏州等古城的开发与

建设成为文化人士与普通公众共同关

注的一大问题。上文首先分析了苏州园

林建筑和城池建筑的特色，随后提出对

于“拆城填河”的意见，其目的正是希望

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苏州古城墙，并建议

美化市容“应该有远景的规划”。苏州是

俞平伯的家乡，本文的写作显示了作者

对于桑梓的关心，渗透了其对故土的深

情与挚爱。

1945年12月12日上海《光明》第1

卷第2期刊载了一篇署名伯公的《文人

之痴》，同月18日《世界晨报》第2版也

刊登了一篇署名俞平伯的《文人之

痴》。经比对，两文内容基本一致，且

与 1937 年 8月 1日刊于上海《文学杂

志》第1卷第4期的散文《无题》（署名

平伯）系同文异题之作。孙玉蓉编《俞

平伯研究资料》附有《俞平伯笔名索

引》，列出了俞的14个笔名，其中并无

“伯公”。由此可知“伯公”是新发现的

俞平伯笔名。据笔者目力所及，其他

报刊上还有署这一笔名的文章。其中

是否还有俞氏的手笔呢？这有待我们

继续探究。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俞平伯全集》《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

料》，为研究俞平伯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文献保障

体系。徐庆全、孙玉蓉、李军、陈建军、韩春平又

陆续找到了《全集》失收的书信、日记、集外文

等。笔者结合相关文献，对新找到的《文章自修

说读》《谈“中学生与文艺”》两篇集外文略作钩

沉，以为纪念。

一

《国民杂志》月刊，1941年1月在北平创刊，

由国民杂志社编辑并发行，出版至 1944年 12

月，共出版48期。1943年5月出版的第3卷第5

期刊有《文章自修说读》，署名俞平伯，照录如下：

尝试拟作文章四论，曰文无定法，曰文成法

立，曰声入心通，曰得心应手，以病懒放，迄未成

也。

读，声入心通之谓，有二焉，曰朗，曰熟，不

朗，声何由人，不熟，不通于心矣。即过目成诵亦

辄忘之，一暴十寒，终无益也。昔孔子读易，韦编

三绝，其熟可知，大圣且然，是以古之名家无不熟

读，见于载记，痕迹可考也。

读书不求速成，亦不必求甚解，如彼详诵，斯

近之矣。譬如一篇读一遍与过目辄忘者何以

异。读之十遍，少进矣而犹未也，读之千百遍，殆

将有得矣。若一篇读之千百遍而无所得，则以千

百篇而千百读之，殆必将有得矣。不幸而终无所

得，乃性分所限，亦非读之罪。何则！古有学而

不能求而不得者矣，未有不学而能，不求而自得

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后儒辄以生知之圣尊孔子，以为不如

此则圣人不贵，故曰“谦辞”，而不知其非也。惟

其学而知之，方足以见孔子之圣之大也，不然，何

以使不肖者勉进于高明。况孔子何谦！

夫读书不当求效，况速成乎。不效之效，大

效也。晚成，成之至者也。不求甚解则陶公之言

也。夫神州宝典不过五经，而圣言弘远，师读歧

伪，纵曰大贤，而其不能尽解也固宜，其不求甚解

亦其宜，多闻阙疑之谓。至于偶有所会，便尔欣

然忘食，自有泆泗风流，信乎道不远人，谦尊而光

矣。今者则以六经为我注脚，何其言之易耶，渊

明慧质天成，殆庶之才，犹曰不求甚解，等而下之

如我辈者更将云何，此“甚”字直可删耳。不求解

正是禅诵，又与不求效之旨相发也。直待性分与

功行邂逅，所谓“真积力久则入”，豁然贯通虽未

必，心知其意或庶乎。于古来名著背诵如流，斯

有左右逢源之乐，而文章之事亦思过半矣。

幼学讽诵岂无流弊。昔之场屋揣摩，墨卷滥

调，亦何所不有，但不必因噎废食，一概论之，且

此篇本不为大雅君子发也。

本期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我爱读的书’

一栏，特请了老作家俞平伯，金息候及散文闻世

的陈辛嘉三位先生执笔，关于作者的作品，早已

烩炙人口，勿庸介绍，一读本文，使可知其学问修

养之深，绝非徒负虚名者可比”。俞平伯在《文章

自修说读》中强调读书要“声入心通”并阐发了他

对“不求甚解”的理解。

关于读，俞平伯写有《略谈诗词的欣赏》，“阅

览分精读、略读，吟诵分朗诵、吟哦。目治与耳

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

‘声入心通也’。”

关于不求甚解，俞平伯写有《再说乐府诗〈羽

林郎〉》，“读古人的书自应求正确的解释。但若

过于求深，好为立异，反而妨碍了正确的理解。

《五柳先生传》说：‘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潜难道

不懂古书，曰‘不求甚解’者，只是反对穿凿附会

而已。”另外，1925年6月15日《语丝》周刊第31

期刊有俞平伯、顾颉刚、胡适关于《诗经·野有死

麋》的书信，周作人1925年 6月 18日致信俞平

伯，“读《野有死麋》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

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

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

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

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

二

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刊有《谈“中

学生与文艺”》，署名平伯，照录如下：

青年多爱好文艺，心理上的原因约有两种：

（一）感情的抒写与苦闷的挣扎，（二）认为比较容

易作。在第一点，虽无所谓错误，但人生的安慰

不应，且亦不能仅由情欲的升华意志的表现去获

得，最重要的为明澈缜密的思想。我生平最重感

情，但近来觉得思想尤为吃紧，常常这样说，感情

跟着思想走，无碍其为感情，且可更加深厚；思想

跟着感情走，即不成其为思想。

第二点认为制作文艺比较容易，乃是一种错

觉，也有两种：（一）认文艺比其他专门学术为易，

（二）认易懂的即为易作；这都是错的。文艺者生

于人间，返向人间，深入而显出，言尽而旨远，人

心切近的记录，文化的综合的表现也。它虽不必

比其他学术为难，却决不见得更容易。至于明白

晓畅与艰深晦涩属于文章的风格，与难易本无关

也。还有一种错觉，许从“自由”这观念来的。自

由并不就是随便，且在它的反面。自由每须从艰

苦卓绝里去奋斗得来的。文艺上的自由，以心的

活动变化凝成其形式，故能超离因袭的窠臼；又

必须正视现实，与社会的因素相关联，故能免于

狂想妄作也。

这些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对青年有多大的

帮助，但就这观点看，对于语文的教学至于文艺

的教学自然也有一些感想，约述于后。（一）中学

的国文课本我看得极少，似乎太深太杂，有些我

简直没有读过的。选录的标准，应该偏重思想的

清楚正确，而文字的浅显次之。文艺的涵养在中

学的阶段里亦应该有，似可选录诗歌。诗文的讲

授法正不必一致。文章既在注重思想的训练，自

必须讲解得很清楚才对。诗则除训诂名物诠表

大意以外，或无需多讲，以令学生背诵为主。背

诵原是很重要的，耳朵的学习有时较眼睛的学习

更为得力，所谓“声入心通”。背诗要比背文容

易，且更有趣。

（二）人是爱好听故事的，通俗小说的流行

（即民间所谓侦探剑侠以及鸳鸯蝴蝶的小说）其

故在此。现在的创作，故事趣味往往缺乏，即不

能取《红楼》《水浒》《三国》而代之，则转而求之侦

探剑侠鸳鸯剑蝶无足怪也，无论他对不对，也无

法更变的。我也没有好办法，但我主张学生多读

历史，即《纲鉴易知录》以至于历史演义也无妨阅

读 。 如 有 人 能 作 新 的 章 回 小 说 自 然 更 好

了。——这些读物不但比现今流行俗滥的小说

为有意思，即比老牌的小说也好些，如《红楼》的

妹妹哥哥，《水浒》的杀人分金，虽不必如老辈视

为诲淫诲盗，把它们列入禁书，但在心灵知识不

成熟时读之实利害参半，若不与其他读物配合，

实利少而害多也。这话多少有点头巾气，但我确

如是想的。

（三）古典作品宜分别观之，虽合于我们现代

的标准很少，但亦不能因噎废食，故选材第一，教

法第二。教者未必洞知选家之意，既选择了，自

有它的范围限制着。以韩文为例，《上宰相书》不

如《原道》，《原道》不如《原毁》。以苏文为例，他

的题跋小品自胜于《留侯论》《范曾论》，《超然台

记》自胜于《喜雨亭记》。这都是很分明的。古典

作品与新写实作品自不能偏废。老实说，古典的

分量重些，只是时代已差得太多，教学多感困

难。学者当师古人之意，不可袭其迹，亦姑举一

例。如《桃花源记》是陶潜描写他的理想国，即是

他政治思想的鹄的，我们另写一理想国即是学

他，若套其陈文乃抄《桃花源记》耳，非学《桃花源

记》也。故轻率的摹拟笔调，无论文言与白话，古

作家与今人，皆非善学也。

综括上文，若能时时从现实的观察得到思想

上的反省，则爱好与习作文艺，或试办小刊物，甚

至于偶尔阅读所谓非文艺的“闲书”，皆属无碍。

反过来说，囫囵吞枣，人云亦云，任何杰作，皆不

能使你有益。文艺因它的人间性，故其进修至为

广泛，绝非某种理论某种作品所能范围。当然，

泛览不如专精。欲深造有得亦必从某一方面入

门，但此无成方可用。各人有他的天赋和环境，

宜于我的不必宜于你，宜于你的又不必宜于他，

故不能以一己之所得妄度众生之心也。譬如我

说，古诗是华夏惊魂所栖托，为了解我们先民的

总持，你信也不信？

“一、中学生往往特别爱好文艺，其心理因素

和社会因素是什么？二、爱好文艺，当然不就是

理解文艺。可是一部分中学生往往把爱好与理

解看成一件事，热心阅读人家的东西，也动手写

自己的，甚至立志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这是不

是有弊病？如果有弊病，该怎么消解？三、理解

文艺自然得从作品入手，要不要同时涉及理论？

如果要的，怎样一种深入浅出的理论才是中学生

所需要的，能够消化的？四、文艺在教育上的价

值怎样？在国文科中的地位怎样？五、古典作品

与现代新写实主义作品，就今日中学生说，哪一

种尤其切要？还是两者不能偏废？六、您愿意推

荐几种作品（包括翻译）或文艺理论的著作给中

学生吗？推荐的时候，请附说理由。七、中学生

读过作品以后，应该怎样去思考，去研究，才能真

有所得？读过文艺理论以后，又怎样去思考，去

研究？八、有些中学生还在看侦探、剑侠，以及鸳

鸯蝴蝶派的小说，该怎样转移他们的兴趣？九、

中学生应否练习文艺写作？语文教育与文艺教

学的关系怎样？十、中学生喜欢自己办油印小刊

物，内容往往偏于文艺方面，那些作品自然是幼

稚的。文艺修养较深的人往往轻视他们，说还是

少做这类事，多读些书好。这个看法对不对？十

一、有人说，中学生喜欢摹拟文艺笔调，以至普遍

文字也写不好了。这个看法对不对？这一连串

的问题，都是读者诸君所亟想求得解答的。本

志四月号里，决定举办一次‘中学生与文艺’笔

谈会，我们已经写信给全国对文艺和中学国文

教学有研究的先生们，请求他们发表意见”。《中

学生》第186期组织了“中学生与文艺”的笔谈

会，以收到的先后顺序，刊发了萧乾的《涉猎作

品与探讨理论》、吕叔湘的《关于中学生与文

艺》、臧克家的《不一定正确的答案》、荃麟（邵荃

麟）的《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李广田的《中

学生与文艺》、平伯（俞平伯）的《谈“中学生与文

艺”》、适夷（楼适夷）的《逐项回答》、柯灵的《中

学生与文艺》、曹伯韩的《要指导他们打好学习

的基础》、丁易的《文艺的教育价值》。在刊发这

些“笔谈”的同时，（圣陶）叶圣陶在《关于本期的

“笔谈会”》中说明了《中学生》重提“中学生与文

艺”论题并举办专门“笔谈会”的原因，“从读者

诸君的来稿和来信中，我们知道文艺这东西盘

踞了诸君大部分的心灵；不但现在如此，从本志

创办到现在将近20年间一直如此。除开读者

诸君，我们经常会面的青年朋友也不在少数，他

们大多是喜爱文艺的，有的甚至说愿把文艺作

为终身事业。我们又一向认为文艺的读写与语

文教学有密切关系；语文好比躯壳，徒然的躯壳

教不出什么道理来，躯壳之中必得有一股精

神；如果好好运用，把文艺的精神注入语文这个

躯壳，教学上将有许多方便与实效。由于上面

说的几层意思，将近二十年间，本志集体讨论青

年与文艺的问题已经有好几回了。现在的读者

不就是以前的读者，现在的时势又异于从前的

时势”。

《谈“中学生与文艺”》正是俞平伯对前面提

到的《中学生》12个问题的答复，也是他“对于语

文的教学至于文艺的教学”的感想，在感想中亦

不忘倡导“声入心通”。

（作者单位：河北师大文学院）


